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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沙河弯弯，欢快流淌，曲曲折折伸向远方。
沙河村依河而居，一棵百年的大树长在村口，枝繁叶

茂，四季常绿，成为一大奇观。每年春天，碗口大的红花盛
开，芳香袭人，蜂飞蝶舞，花期可达半年，方圆百里的男男女
女前来赏花，络绎不绝。

树是祖辈相传，归老人所有，老人守望着郁郁葱葱的
树，春夏赏花开，秋冬听鸟鸣，好不快活。

老人视树如命，日夜守护。
春暖花开时，村主任带领一群城里人来赏花。城里人

赞不绝口，要出高价买树。
老人蹲在树旁，看树，抽烟。
城里人说：“这棵树卖吗？我们出高价。”
老人说：“不卖。”
城里人说：“这棵树拉到城里很值钱，你不喜欢钱吗？”
老人说：“喜欢。”
城里人说：“喜欢钱就得卖树，你要钱还是要树？”
老人说：“要树！”
城里人说：“你怎么这样固执呢？给你十万，卖不卖？”
老人说：“不卖。”
城里人又说：“十五万呢？”
老人说：“不卖。”
老人又说：“这不是钱的事，树是祖传的，祖上有言在

先，再穷也不能卖，传了几代了，到我手里，能卖吗？”
城里人望树兴叹，无奈离去。
秋叶飘落时，城里人又来了，来人更多。
这次城里人做通了老人儿子的工作。儿子同意卖树。
城里人说：“这棵树很珍贵，长在这里可惜了，拉到城里

会有更多人欣赏，给你二十万，卖不卖？”
老人说：“不卖。”
城里人说：“三十万呢？”
儿子说：“爹，三十万，不少了，卖了吧，你看别人家都买

了小轿车，进城住上高楼了。”
老人瞪了儿子一眼，说：“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树是这

里的风水，这里的根基，没有树，村里就失了根本。”
老人发下狠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谁也不能动，谁

动，先从我身上踩过去。”
城里人怕闹出人命，又一次不欢而散。
城里人走后，儿子说：“老迷信，顽固不化，气死我了。”
老人常常一个人坐在河边，迷着眼，吸着烟，听河水哗

哗地流淌，听鸟儿在枝叶花丛中歌唱，闻着淡淡的花香，脸
上挂着笑。

树木大了，啥鸟都有。树上搭了许多鸟窝，有喜鹊，有
斑鸠，有黄鹂，有夜莺……一年四季，鸟语花香，叫尽生命的
欢腾。

雪花飞舞时，城里又来人了，来人更多，小轿车停了好
几辆。

儿子也来了，儿子坚持卖树。
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说：“这棵树是珍贵濒危树种，我们

拉到城里会好好保护它，让更多人欣赏它，给你一百万，卖
了吧？这是我们公司能出的最高价了。”

老人说：“不卖。”
老板很无奈，笑了笑，说：“不爱钱的，我见过，可是像你

这样不爱钱的人，我真没见过。”
老板又说：“卖了树，你就是百万富翁，这是许多人的梦

想，你真是个怪老头。”
老人说：“七十多年了，我从小跟着俺爷、俺爹一起守着

这棵树，已经习惯了听树上的鸟叫，看树上的花开，闻树上
的花香，我离不开这棵树。”

事后，有人问老人：“一百万，恁多钱，为啥不卖呀？”
老人说：“许多人喜欢钱，认为只有钱才能满足他们的

生活，如果绿树河流、鸟语花香能让一个人得到满足，要恁
多钱干啥呢？”

多年以后，老人去世，儿子抵抗不住诱惑，卖了树，留一
下一个巨大的树坑。不久沙河搞开发，树坑变成了人工
湖。沙河村人逐渐进了城，村庄越来越小，没有了大树，没
有了鸟鸣，没有了花香……

日子久了，因为管理不善，人工湖变成了垃圾场。村民
见了坏掉的人工湖，总会说：“以前这里长着一棵大树，有花
有鸟，非常漂亮，还是大树好。”说这话时，他们感觉心里失
落落的。

人工湖像沙河岸边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村民看着，感
觉很疼。

初冬感怀（外二首）

簌簌西风涂碧树，漫天落木染金黄。
寒鸦瑟瑟啼枯柳，冷月凄凄照寂窗。
百叶无情阡陌隐，独菊有意院庭忙。
梅花梦里摇疏影，只待银蝶报草堂。

蝶恋花·无题

九月黄花檐下绽。犹记秋风，
枝叶青青散。待到归来人不见。凄
清故舍天涯远。

旧照堂前观几遍。泪落成珠，
只恨相依晚。折菊寄哀多少愿。来
生孝悌时时满。

芦花

霜寒不见殷勤鸟，引颈西风白首花。
寂寞黄昏天作纸，挥毫泼墨画云霞。

■张学鹏

一树繁花

小说秀场

■杨会安

国颂（外一首）

山青水绿人心齐，疫情胆怯暗哭泣。
枪炮勿动众山移，华夏儿女挺身躯。
豺狼欲动胡乱啼，举刀斩魔显霸气。
军魂震慑何人欺，牢国固土谁能敌。

泌园春·中国

青山绿水，祖国如画，国泰民安。
望长江南北，齐心协力；
足不出户，抵御肺炎。
支援武汉，天使向前，敢把病毒踩足下。
须时日，看民众笑颜，照样妖娆。
同心共筑铁壁，让无数病菌尽折腰。
忆八年抗战，汶川地震；
党员先行，群众呼应。
齐心共管，战胜非典，疫情何挡中国行。
俱往矣，数同心同德，还看中国。

小 雪（外二首）

小雪携雨随季延，严寒走冷跟风转。
阴潮物静闲中过，斑驳碧珠眉上粘。
少许玉冰染丛草，更多金叶失林峦。
既惜稠露惹菊哭，亦得银霜酷梅颜。

冬指老柳

冬指湖边老柳懒，霜打瘦枝未嫌乱。
遂派西风将发梳，惹得群蝶围树转。
枯荷望去捂嘴笑，翠鸟飞来摇头看。
水面如镜亦不照，单等春到再新扮。

冬夜

霞光远去月落窗，冷气近屋寒临床。
飞鸟归巢默默睡，北风扫叶萧萧响。
夜里入梦嫌时短，台外望星怨夜长。
灯下烟缸散余热，头上银发惜韶光。

诗风词韵

■朱光伟

■杨秀峰

■杨增勇

寒衣节

十字街头送寒衣，冬风冷冷暗里寻。
众生往来多悲凉，焚纸桑菊寄亡魂。
生死离别阴阳隔，悲苦欢欣念亲尊。
袅袅青烟裹家书，火尽灰飞泪湿润。

■解馥芝

母亲今年72岁，没读几年书，没走出过大山，更没啥感
人的事迹可谈，但我却深爱着自己平凡的母亲。

母亲是个苦命人，出生在豫西一偏远山村，家境贫穷，
刚上小学四年级时，外公就因病去世了，我唯一的姨妈又是
个智障女孩，眼看生活无法维系，母亲只好辍学，开始跟着
姥姥下地干活。母亲个子高，能吃苦，又勤快，没多久各种
农活已样样精通。母亲19岁那年，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
亲。对于这桩婚姻，亲戚朋友都觉得太不般配。一则父亲
大母亲11岁，二则母亲端庄秀美，父亲黝黑瘦弱，其貌不扬，
家庭成分又是地主，当时常被批斗。而母亲却说，父亲品行
好，实在，会疼人，又老大不小了，一直没人嫁咋办啊。这个
说辞真让人感到好笑，为此，我那调皮的小妹总说母亲是因
可怜父亲才嫁了。我不相信怜悯会滋生爱情，倒觉得是人
性中至纯至美的善良成就了他们的婚姻。

母亲性格火爆，说话像跟人吵架似的。做事更是风风
火火，说一不二，我们兄妹几个都怕她，父亲凡事也都让着
她。记得上中学时因同桌踩脏了我的作业本，还不向我道
歉，我就狠揍了他一顿，并把半瓶墨水全撒在了他的白球鞋
上。他气得大哭，我则哼着歌回了家，谁知这件事竟被母亲
知道了。那天晚上，她不仅狠狠训斥了我一通，还拿来了我
同桌的鞋子，命令我必须刷洗干净。深秋的晚上，北风呼
啸，她一直站在我的旁边，看我笨手笨脚地一遍遍刷洗，直
至看不到一点污迹才肯作罢。用母亲的话说，谁惹的祸谁
负责！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母亲的节俭。记忆中，除了每年
春节我们小孩子才有一身新衣服，平时我和妹妹要么穿哥
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再不就是把亲戚家送来的那些旧衣

服，重新“改造”一下来打发我们。家里最紧张那几年，父母
就没添置过一件新衣服，包括寒冬我们脚上的袜子，也是缝
了又缝、补了又补。后来，父亲去了矿上打工，母亲开始养
鸡养鸭。每逢集会，把积攒下来的鸡蛋、鸭蛋卖了换钱，我
们的生活也渐渐有了好转，母亲才不再那么“吝啬”了。

后来我考上大学，凭自己的努力找到了真爱，尽管我
“一无所有”，妻子毫不在乎，当我们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时，母亲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俺家的好日子终于到来
了。”万没想到的是，无形的灾难正席卷而来。先是卧床7年
的姥姥驾鹤西去，继而是父亲患上了食道癌，治疗一年后，
也撒手人寰。一时间母亲苍老了许多，说话都变得有气无
力的。直到我的双胞胎儿子降生，母亲的精神状态才有了
好转。因我和妻子工作不在一地，不是租房就是住公房，孩
子的抚养问题就成了最棘手的事。为此，母亲强烈要求由
她和我走出校门的小妹抚养，无奈之际就依了母亲。在儿
子11个月大时，我年仅20岁的小妹被情所困而服毒自尽
了！天塌一般，连夜回家，我见母亲抱着小儿两眼呆滞，没
了泪水……

生活就是这样，忽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让人无力招
架，又无处躲避。母亲终于病倒了，且出院后再也离不开她
的药箱。

或许生活的磨砺真能改变一个人。如今随我们在小城
居住的母亲多了份平和，常安静地抚摸我父亲和小妹的照
片微笑，常给我的双胞胎儿子讲岁月变迁中一些温暖的故
事……

看着这一幕，欣慰之际，我却总想流泪，为母亲的坚强
与儿时她眼里我看不到的柔情慈爱。

我的母亲


